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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刘培国
2023年9月10日，“生生不息·艳君玛

瑙瓷”主题展，亮相第二十三届中国（淄
博）国际陶瓷博览会分会场，山东朱一圭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100余件玛瑙瓷，在博
山陶瓷琉璃艺术中心与世人见面。布展
期间，艳君玛瑙瓷创作者朱润生、薛艳君
把叔叔朱奉村请到现场，借此向这位始终
远离荣誉光环的陶瓷烧成大师汇报，朱奉
村不仅从作品，而且从侄子、侄媳俩的言
谈举止上，看见了朱一圭当年痴迷陶瓷创
新的风采，勉励他俩，玛瑙瓷的信心必须
建立起来，也完全能够建立起来了。人立
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焦新先生
说，藏在深山人未识，这么经典的艺术陶
瓷，已经不是工艺品，而是美术品、艺术品
了，这个展览要成为博山陶瓷琉璃艺术中
心的固定展馆。

朱奉村一番话，使我不由想起朱一圭
“陶上立粉”的艰辛历程。

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朱一圭像着
了魔一样，要把博山人祖祖辈辈使用了上
千年的粗陶、蒲松龄称之为“黑窑货”的乌
金釉点石成金——— 解决有史以来陶上不
能着彩的问题。作为新中国美术陶瓷开
创人之一，朱一圭破天荒解析了龙山文化
蛋壳陶成型工艺之谜，并且成功复原出了
蛋壳陶，奠定了朱一圭四大文化贡献之
一。乌金釉上着彩，也就是“陶上立粉”，
是朱一圭的另一文化贡献。朱一圭发明

“陶上立粉”的经过曲曲折折，朱奉村亲
历、参与了全过程。朱一圭分析了所有失
败的案例，得出一个结论，陶器着彩的障
碍就是釉彩与陶坯之间收缩率不一，着彩
一经高温便会龟裂脱落，必须在两者之间
找到一个将两者粘合在一起的“中间物
质”。一番研究之后，朱一圭锁定了“陶上
立粉”的介质——— 黑釉，也就是乌金釉。
接踵而至的是陶坯施釉后“坐化”（方言，
即瘫软、坍塌）的问题亟需解决。陶坯晾
干以后，施乌金釉，有时施釉过厚，陶坯吸
入水分过大，导致坯体坍塌。朱奉村提出
一个建议，陶坯施釉前先进窑炉烘一遍，
素烧一下，再来施釉。这个看上去不起眼
的“烘一遍”，在当年是个颠覆性创举，不
啻给“陶上立粉”上了一道保险。不管再
薄的陶坯，低温烘烧以后，施釉再厚也不
会“坐化”了。

“陶上立粉”成功之后，上千年来不起
眼的“黑窑货”登堂入室，摇身一变成为国
礼——— 朱一圭黑釉立粉竹鸡挂盘被赠送
给美国参众两院。画面右侧是几支竹叶，
两只鹌鹑（竹鸡）居于中央。用时任外交
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的话释义，黑釉陶瓷
是中国最底层劳动人民长期使用过的日
用器具，竹子有竹报平安的寓意，而鹌鹑
也是安定、安宁的意思。一句话，中国人
民希望和平发展、安居乐业，不要战争和
杀戮。一件艺术品，把要告诉美国人的话
和盘托出。

我还回想起朱一圭发明“高级灰”的
过程。

西方绘画中，“高级灰”在组织色彩、
协调画风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陶瓷绘
画是不是也需要“高级灰”这么一个重要
角色？乌金釉被朱一圭用作底色釉和着
彩介质，本身还存在一大瑕疵——— 不是所
有的釉色都适合在黑釉上着色，有时需要
一个浅一些的基础色调，可是要想上浅
它，厚了不行，薄了又显不出釉色来，怎么
办？还得改。就拿乌金釉和兔毫釉结合
做试验，结合的产物烧成以后降低了黑的
饱和度，还产生了一定的吸水率。有了吸
水性，其他釉色再敷上去，就有了抓着力、
附着力，上釉便大胆起来。几番研究试验
之后得到一个极好的新材料，就是“高级
灰”。朱奉村说，“高级灰”对陶瓷绘画贡
献巨大，既有很强的理论性，也有很强的
可操作性。“高级灰”在着色过渡中起到非
常重要的作用，色彩表达非常到位。没有
它，白的不白，花的不花；有了它，高温陶瓷
绘画锦上添花，色彩呈现无所不能，小至
一块瓷板，大至一幅巨型壁画，一下子有
了秩序。可以说，中国陶瓷装饰美学，

被朱一圭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此，高
温陶瓷壁画从朱一圭的壁画研究所走向全
国各地，一发而不可收。迄今，中央美院老
教授们设计的陶瓷壁画还是交付博山绘
制、烧成，如中国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
家、中国新壁画运动开拓者之一邓澍的陶
瓷壁画《百花齐放》，就是在博山完成，我
亲眼见证了这幅宏大壁画巨制的绘制
过程。

不久以前，我就观察过朱润生、薛艳
君美术陶瓷的变化，发现与朱一圭先生时
期的作品相比，风格发生了显著变化，一
个突出的特征是釉的表面出现了玻璃态，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全面使用了
高岭土，是瓷土而非陶土——— 大青土了。
我说，这些作品已经不是陶了吧？看了艳
君玛瑙瓷展览，我果然没有猜错。

朱润生、薛艳君创作的作品，完全脱
离了陶的范畴，土是高岭土，釉是高温花
釉，出来的艺术品，是地地道道的玛瑙瓷。
说起玛瑙概念，又得回到上世纪90年代
初。当年，朱一圭、朱奉村兄弟俩去南京
考察，去了雨花台，买了很多雨花石。雨
花石是天然玛瑙，火山喷发形成物，画面、
色彩自然天成，色彩过渡极为自然，线条
变化自然生动，意趣盎然，充满诗情画意、
神采文韵。朱一圭的鲁花釉已经到了完
全能够媲美玛瑙的程度，应该命名其为高
温玛瑙釉。这一发现，同时在博山大街窑
址出土的宋代花釉残片上得到印证，原来
在我们博山，玛瑙瓷在宋代陶瓷窑址中曾
经露出过端倪，于是一个新的釉种悄悄在
山东博山出现。

艳君玛瑙瓷便是朱一圭玛瑙釉的延
伸和发展。

朱润生说，父亲的艺术世界几十年没
有变化，他们那一辈不是不能变，是不想
变，与他们从小受到的熏染有关，与陶建立
的天然情感有关。一日三餐，一米一粟，都
是笨重的陶碗来盛，在他们心目中，觉得离
开了陶，是一种文化的背叛，良心上过不
去，这事只能交给下一代人来完成，自己只
管把陶的艺术、气质提升到极致。时代在
变，社会在变，父亲朱一圭荣膺“中国陶瓷
艺术终身成就奖”，他在陶瓷艺术文化中
的贡献，像一座巍峨的大山，已经为陶瓷
艺术传人奠定一个相当的高度，面对新需
求、新市场，如何创新？如何转化？这是
青年陶瓷艺术家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今
天进行的改变，等于把原来的传统放大了、
拓展了。大器皿表现花釉很费劲，颜色细
节容易纰漏，大件作品往往以单调的颜色
处理，黄红蓝绿，单调，没有看头，必须注重
层次感、细节、故事性，看自然窑变与人工
控制的有机结合。

薛艳君说，走进新时代，人们的审美
观念在发生变化，玛瑙釉已经完成了历史
使命，成为一种定型产品。而研制玛瑙
瓷，完全是在父亲朱一圭文化贡献的基础
上，探索一条先辈不曾走过的新路。基于
这个思考，我们就想在传统基础上做出某
些改变，首先在器物造型上，改变了过去
器型不大、款式单一的模式。注浆成型改
变为流行于世的手拉坯，坯体晾干以后进
行低温素烧。素烧以后着彩要比未经素
烧着彩细腻，这是素烧瓷坯吸水率大大降
低的缘故。未经素烧还会出现绘制过程
中出现水分吸入过大造成瓷坯坍塌的状
况。在色彩上，进行更加大胆的时尚化创
新。改变过去“黑釉立粉”的着彩顺序，比
如以前是用基本釉——— 乌金釉挂坯，再进
行花釉着彩。现在，把传统顺序前后左右
部分打乱，做出某些调整，先不上乌金釉，
让浅颜色在下，比如上正常的兔毫、铜绿、
钛白，以增加其流动性。需要施饱和度过
高的颜色时，就需要把乌金釉覆在它们的
上面，烧成出来的效果大不一样。施釉顺
序的调整，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些颜
色由普通底釉、乌金釉带着，一种情况是
流动性格外强，另一种则流动性变差，有
些甚至出现凝滞，这样一来，一件作品、一
幅画面上会呈现出更多的肌理变化和更
丰富的质感，效果出奇，得到了自己独有
的东西，表达出自己独有的文化思考与思

想见解。
小的器物应谨慎使用乌金釉，用上以

后画面会发闷、发沉，影响美观，而大器皿
如果没有黑、灰的参与，会失去厚重感，压
不住它、齁不住它（方言，指在画面上不能
支撑、承载的意思），画面会发飘，没有质
感，各种色彩里面必须在纯度较大的局部
使用重色，就像乌金，瓷上釉色比陶上更
俏、更亮。比如以乌金为基色，想叫它亮，
就加兔毫，有一片朱红，一片中绿，一片湖
蓝时，就得使用乌金在其上面覆盖一层，
压在这个颜色上面，这样，通过窑变以后
出来的色彩，绿就是墨绿，红就是暗红。
这样色彩既有过渡，也有其复合性、浑厚
感、质量感，才能在瓷器上站得起、齁得
住、立得稳。饱和度很高的大红大绿是对
艺术品的戕害。试试吧！一试，效果出
奇，上面的色彩厚重起来，底下的色彩还
会部分地泛上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使画面变得波谲云诡、出神入化。

朱一圭承接大型壁画，那种明暗关
系、结构关系的使用，通过颜色表现在瓶
子上，壁画是平面的，是展开的瓶子。瓶
子是立体的，是立起来的壁画。画一只
瓶，要像绘制一幅大型壁画一样来布局
谋篇，把壁画手法植入大瓶创作，绝不是
随意为之，不是随意一画就是。这是薛
艳君对朱一圭陶瓷绘画的最新理解。在
技术上，一是要控制好釉料的厚度，二是
控制好色彩叠加的丰富感，人工控制高
温熔融时釉料的流动性、流向。

薛艳君指着一只灰白蓝为基调烧制
的大瓶，底足部分虽有瑕疵，但是画面却
给人以巨大冲击力，画面酷似一幅介乎具
象与抽象之间的东方山水，巫峡高唐，朝
云叆叇，暮雨霏微，乱峰相倚，一时意境
深邃。

乌金“压仓”问题解决以后，朱润生、薛
艳君又研发金属色，他俩闭门谢客一个月，
就把金属色研制出来，像乌金釉一样使用
在饱和色的“抑制”上。同时，金属色的使
用也成为隐形的防伪标识。

薛艳君说，过去父亲健在的时候，偶
尔走过我们的工作台，会有意无意嘱咐几
句，当时年纪轻，听上去一知半解，想一想
似是而非，现在自己摸索着前行，画着画
着，会一下子顿悟当年朱一圭曾经点拨过
的某句话。比如朱一圭经常强调一定要
掌握住黑白灰，一幅精美的艺术绘画永远
离不开黑白灰的关系处理，有了黑白灰，
就有了阴阳，就有了明暗，就锁定了绘画
的大方向，西洋画、中国画概莫能外。现
在，当薛艳君在大瓶上绘制一幅幅“壁画”
的时候，忽然明白了父亲的用心，一个如
此重大的命题倏忽变成一张薄薄的窗户
纸。这是传承，也是醒悟，而醒悟的获得
离不开时间的沉淀、经验的积累。玛瑙瓷
较原来的陶花釉色彩更俏、造型更俏，更
具视觉冲击力，更符合日益时尚化的大众
审美，这就为博山美术陶瓷开辟了一条新
的途径。

薛艳君一番话，使我想起十几年前朱
一圭先生在文昌湖工作室接受央视采访
时的一句话：“陶韵温厚，瓷尚轻灵。”朱一
圭没有腾出时间和精力过多研究彩陶向
彩瓷的转变，但冥冥之中他却为下一代指
出了一条新的路径，这是一条文化艺术的
全新道路，期待朱润生、薛艳君能踏踏实
实走好，生生不息，将朱一圭开创的艺术
陶瓷事业发扬光大。

当年，朱一圭先生托付过我一件事，
说，我这一生，基本穷尽了所有的陶瓷花
釉，包括过渡色、金银色，我毕生的一个愿
望是，寻找一个收藏机构，我来创作一件
大型六扇屏风，把《麻姑献寿》这幅古代名
画演绎成陶瓷壁画屏风，这个事情只有我
能完成。为这事，我通过朋友对接了中国
人寿保险公司，公司高层也感兴趣，有意
请朱一圭先生赴京磋商，但朱一圭身体欠
佳，赴京未能成行，事情从此耽搁下来，成
为一件憾事。

这件事情只能在今后寄希望于朱润
生、薛艳君了。

玛玛瑙瑙瓷瓷
问问世世记记


